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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坐在咖啡店裡，窗外的臉孔如一張張不同的面具，充滿多式各樣的表情。笑的、呆

滯的、冷漠的，整個世界裡的事件，便是在這些臉譜裡一一被排出。

 

 

 

　J已經看見她走進來，當她走進店裡的那一瞬間，J正好喝下最苦的一口。

 

 

 

　紫紅色的頭髮，墨鏡，淺藍色的進口襯衫，柔軟又叫人感到冰冷的雙唇，她來了。

 

 

 

　每次J只要看見她的唇，聞到她身上的特殊氣味，心中就有一種不舒服的刺痛。這

種刺痛維持的時間非常模糊，彷彿有輪迴那麼久。

 

 

 

　街上的人群似乎越來越多，其實那極可能只是種奇異的心理作用，但這種感覺卻一

直延伸，人群也好像在延伸。

 

 

 

　一個高大英挺穿著名牌西裝的男人，面無表情的站在路旁，低頭看著手錶。臉上沒

有著急，也沒有期盼，那也不是一只多名貴的錶。J看見眼前這樣的街。

 

 

 

　J也看了一看錶，看看針和針之間的交錯，每天每夜的交錯。密合的一刻一過，再



往不同的方向。直到有天齒輪宣告停止，所有的一切都停止，數十天的疲累孤孤單單

的留在眼前，比死亡更孤單。

 

 

 

　像這樣子的見面，好像不具任何意義。彼此的言語不多，兩個人獨處時如果言語不

多，通常會呈現一種平靜。否則，便是一種面對自己的喪失，喪失掉對事物的距離感

。就像伸出手，卻懷疑自己所碰觸的。J不明白她是如何看待這樣的見面。

 

 

 

　草草聊了天，這樣打發了一個下午。每隔一段時間，J和她就會見個面。J從不對於

跟她見面這件事感到有什麼特別的喜悅和快樂。卻也從來沒辦法完全清除那股想見到

她的衝動。也許是J知道無法留住她，她帶來的苦楚掩去了她的香味。也或許是有些

人放在虛無的腦海就能很美，有些卻必須真正看見。J心想她應該是後者。

 

 

 

　天漸漸地用很柔軟的姿態暗了下來。J本來想到老闆的店裡去，但是念頭一起又立

刻做罷。今天的氣氛讓他想一個人在路上走走，於是選擇了離住所還有一段距離的地

方下車。

 

 

 

　J發現天色的暗是一大片的灰雲蓋住了這個城。一個沒有夕陽的黃昏，卻產生出比

憂傷的夕陽更憂傷的天。

 

 

 

　城市開始下起城市特有的毛毛雨，整個視線加添了更多的迷濛。幹道上的車燈一個

接一個，不知道究竟是接到哪裡。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如同雨絲般無言的落到地上

，沒有人能懂得那一瞬間究竟在發生了什麼。

 

 

 

　J整個人都癡了，眼前的景物好像把他整顆心都撥到好遠好遠的地方。似乎要他去



找什麼東西，他卻不知到要到哪裡去找，甚至無法知道要找到的是什麼。

 

 

 

　一個不常放晴的城市究竟像是什麼，這疑問存不存在恐怕都是個疑問。J依然走著

，香菸一根一根的掉進路邊的水坑，在把生命燃燒成幾陣濃濃的煙之後。有幾度J被

自己吐出的煙燻得眼睛很痛。那不是種舒服的感覺，連眼淚也不是在情願的情況下滴

出。雨還是緩緩的下著。

 

 

 

　J感到肚子餓了，而且非常的餓。正猶豫要如何解決肚子餓的問題，J突然發現自己

走到了圖書館的附近。J也想起了借書證、爆米花、女孩在風裡的淺笑。（未完待續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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